
写意花乡林海
——二十行赞第二十届

中国·中原花木

交易博览会

□ 来向阳

金秋爽爽，鄢嫣洋洋。
天地煌煌，日月朗朗。
华夏泱泱，黄河荡荡。
天地苍苍，鼓钟锵锵。
汶水汤汤，清美醠醠。
乾明旷旷，千年宕宕。
彭祖长长，寿山傍傍。
唐镇盎盎，游园香香。
鹤鸣漾漾，舟楫廊廊。
林海莽莽，花乡攘攘。
草木章章，烟霏泱泱。
云影光光，鹊之疆疆。
风劲罡罡，五彩扬扬。
阡陌黄黄，禾菽浪浪。
农事忙忙，丰稔望望。
福禄旺旺，满家穰穰。
文运皇皇，桃李芳芳。
诗声琅琅，雅韵锵锵。
熹富昌昌，凤翙祥祥。
四海茫茫，中原卬卬。

浪淘沙令

秋叶

□ 铁马冰河

风起蝶纷飞，枝叶才稀。
寒禽老木已无栖。

未料曾经寻茂伴，一刹成凄。
转念破心迷，应懂随时。
谁言落凤不如鸡。

即使悄然偎地也，亦作春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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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昌梅

长居异乡，对节日越来越无感，直
到先生下班带回两盒月饼，我才发觉中
秋节要到了。拆开精美的月饼包装，看
到里面小巧别致的鲜花月饼、云腿月
饼，突然忆起幼时在故乡常吃的五仁月
亮饼。

外婆在世时，年年都会在节前做用
花生、黑芝麻等材料制成的五仁月饼，
并给它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月亮
饼。每当我和弟弟跟着母亲看望外婆
时，外婆总会在我们临走时塞一兜月亮
饼给我们。母亲推辞不要，外婆有些生
气地说：“给孩子们吃的，吃了月亮饼好
团圆哩。”

当时，在乡村月亮饼属于稀罕物，

我和弟弟自然欢喜得很。回到家后，母
亲认真地将月亮饼平均分成三份，一份
给我，一份给弟弟，还有一份裹进布袋
子，放在柜子的角落里，留到中秋节的
晚上吃。自那以后，我和弟弟常常在放
学后，拿出各自分到的月饼，慢慢地打
开外面的油纸，一小口一小口地吃。

终究是孩子的天性使然，弟弟吃得
太快，很快就把自己的那份吃完了。这
时，他惦记上了母亲留起来的那份月亮
饼，趁我们没注意偷吃了不少。中秋晚
上，母亲去找时才发现，原本鼓鼓的布
袋子里只剩了些残渣。弟弟一边用手
挠着脑袋，一边咧嘴直乐。我有些不
悦，母亲却安慰道：“吃了就吃了罢，吃
了就代表咱们团圆了。”

彼时，邻居家的院子里热闹非凡，

有孩子们大喊月饼香甜的欢呼声，也有
大人们开心的谈笑声。我们搬了三把
椅子坐在廊檐下，我和弟弟偎在母亲身
边，一起仰头望着天上的月亮。月光如
水般洒落下来，那么柔和，那么轻盈。
母亲指着天上的明月说：“你们瞧瞧，月
亮上是不是有棵桂树？”我和弟弟睁大
了眼睛，恍惚间真的看到了树的样子，
兴奋地拍手大笑。之后，母亲又给我们
讲起和月亮有关的故事。虽然那一晚
我们没能吃上月亮饼，但节日的快乐分
毫未减。和母亲、弟弟一起赏月的画
面，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光阴飞逝，弟弟参加工作后，总会
在每年中秋前买回各式各样的月饼。
而外婆做的月亮饼和关乎往事的琐碎
片段，仍然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月亮饼里的乡愁

□ 许海利

去朋友家做客，朋友家的桌子上摆
着一碟水煮花生，我剥开一颗吃起来，
浓郁的香气迅速弥漫在口腔里。伴着
美味，我的思绪回到了过去。

我出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那时我
们家每年都要种植花生。秋季，父亲会
拉着板车去田地里把挖好的花生弄回
家。晚饭后,全家人围着成堆的花生坐
成一圈儿，一边谈笑着，一边处理花生，
非常热闹。

花生作为经济作物，晒干后是要拿
去卖钱的，所以处理时要特别仔细，不

经大人允许不能随意剥开吃。
一天，母亲突然说：“今年花生收成

不错，咱们也过个丰收节，我给你们煮
花生吃！”说完，母亲端着一盆新鲜的花
生去了厨房。我开心极了，就像要过年
了一样。

厨房里渐渐飘出了花生的清香味，
我馋涎欲滴。

花生终于煮熟出锅了。顾不上烫
手，我迫不及待地剥开一粒放进嘴里，
一股鲜嫩的甜香在舌尖上铺陈开来，我
瞬间忘记了处理花生时的劳累与辛苦。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花生再也
不是奢侈的事情了，母亲做花生的方式

也不断推陈出新，不仅做有水煮花生、
油炸花生和盐焗花生，还做有奶油花
生、怪味花生、花生浆等，都非常好吃，
但我最喜欢的依然是水煮花生。它虽
然烹制方法简单，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食物的本味。

花生将果实隐藏在根下，不需要人
们过多照料，也不需要过多施肥，更不
用经常浇水，甚至可以放任不管，就会
结出一串又一串的果实。这多像朴实
的人，不矫揉造作，默默无闻，不图名
利，让人钦佩。我喜欢花生内敛、低调
的性格，更钦佩它不迎合和不讨好的品
格。

水煮花生

□ 杉柠

发呆常常被认为是一件“没用的
事”。但在记忆中，我曾看到一个青年
非常投入地发呆，场面对我而言既震撼
又治愈。

那是几年前的雨天，细细的雨斜织
着，密密地从空中飘落。我自顾自地往
诊所走去。蓦然抬头，看到一个青年倚
靠在门上，正忘我地望向玻璃门外，眼
神中略带忧思。

我驻足了，生怕打扰了这样的宁
静。我看着这个场景，体会他内心的沉
静。接着，我缓缓地前进。他察觉到
我，我们的目光不经意间触碰。他很快
回了神，回到现实，我却诧异了许久。
那一幕刻在了我心里，每个下雨天都会
唤醒我的记忆。

我大学读的是工科专业，平时生活
中接触的人也大多比较理性。从诊所
回来，那个青年的身影在我脑海挥之不
去，我甚至会去想他在思考什么，为什
么看着有点儿忧伤。但那份淡淡的忧
伤中又透着湖水般的平静。

当我压力大的时候，也会想起那天
的场景，仿佛烦恼一下子就消失了。后
来，我偶尔得知那种发呆叫“和自己待
一会儿”，据说它有一种神奇的疗愈作
用。

我试着去体验这种和自己待在一
起的感受，仿佛和世界融为一体。当我
尝试后，我发现还不错。

我常常在想为何这件“呆”事能深
刻地触动我？我想也许是我从那个青
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产生了共

鸣；也许是我身边的人从未给过我这么
大的触动。突然，我发现这世上还有像
我一样细腻的人，我体会到了内心深处

“活着”的情感。
曾经我对发呆这件事是惧怕的。

儿时，村里有一个疯了的妇女，我在上
学路上时常遇见她。村里人说，她原本
是正常的，自从孩子淹死后，她的思路
就不太清晰了。我路过她身边的时候，
她偶尔会朝我笑。但更多时候，她常常

坐在高高的沟渠上发呆，没人知道她在
想什么。我有点儿想靠近她，又有点儿
害怕，于是，我总不远不近地从她身边
绕过去，她倒是从来没有伤害过我。

这两个发呆的人，乍看之下他们很
不一样，但我又隐隐觉得他们有细微的
共同点。我仔细想了想，觉得他们或许
都有牵挂的人。

如此，我便觉得发呆也是一件很温
暖的事，蕴含着治愈力。

“没用的事”却有治愈力

盛放 签约摄影师 刘喜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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